《我與Sound of Music》
我與Sound of Music，在兩個月前的今天，於沙田大會堂的舞台上謝幕之時，便正式結束為期整整一個學年愛恨糾纏的關係。 

兩個月後的今天，獲邀在校報中把我年來的心路歷程與校內的師生分享，這是一個艱鉅的工程。 其艱鉅不在於欠缺什麼，而在於選取什麼。 因為對於Sound of Music(後簡稱：SOM)，我有着說不出的矛盾，更非幾千字所能道盡。 許多許多，沒有親歷其境的旁人是無法理解的。
如實地寫？那是忠於自己的表現，可是，造成那麼多人無奈，我於心何忍。 以學校體面為本，轉為迎合眾人之筆調，從回憶作取捨？ 那是忠於讀者的表現，可是，卻又非我所願。
正要下筆之時，電腦揚起「我要向高山舉目」的旋律，我的心就在此刻凝住了。 靜心回想上星期cholam(導演)對我說的一段話。 是的！ 此文不該是我情感宣洩之處，想想我欲藉它帶給怎樣的訊息予眾人才是。 再從另一角度去看整件事，需要感恩的地方也很多。
遴選至入選
我的特殊經歷，不只來自所飾演的角色，還因我是唯一一人既曾為遴選角色的工作人員，今又為劇中的演員。 容許我這樣說，沒有人，沒有人比我更清楚，籌備銀禧創藝綜合表演(後簡稱：匯演)，這條路走得多艱辛。
九月份的遴選，使我一開學便忙過不停：親自到各班房招攬演員，設計報告板，預訂場地、工具，聯絡老師等等。 多少個中午，要在學校一邊用膳，一邊與詩藍(製作經理)開會。 由於時間緊迫，同學們又不慣使用內聯網，只好用人手一晚給幾十個人(參選者)致電。 部份同學要求更改遴選時間，便要為他們聯絡其他參選者與之調換，一個不行，便要再找…每晚都要準備各種通告及不斷更新遴選時間表。 連續幾個星期六，從早到晚回校協助遴選。
十月尾，萬眾期待的演員名單終於誕生了。 我是第一個知道。 看着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，心情比其他入選者複雜。 事前，不少人都明言暗示，MARIA一角非我莫屬。 也許，早在遴選CHILDREN期間，我不斷以工作人員的身份扮演MARIA助參選者對稿，才會令人先入為主地認為我是不二的人選。 我的樣子不標青，又沒有上台之理想身段，唱歌更不曾受他人認同，在具自知之明下，我根本不敢存有入選的期望。 當初，不只我一個工作人員加入遴選行列，因為大家都明白適逢學校銀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渴望自己有份在校慶活動中貢獻一分力。 那時候，我心想，當不了演員，也要繼續跟着詩藍做後台工作，參加遴選算是給自己多一個機會吧！ 如今，我確實是演員，還是劇中戲份最重的一個，當下，我有點嚇呆。 這個結果可說是誤打誤撞得回來，但是，從此以後就不能如此不認真了。 讓我更意外的是，我的拍檔(飾演CAPTAIN)竟是倫。 我和他從初中開始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忽然要接受我倆在劇中的身份，不禁覺得好笑。 招募演員期間，我們一班朋友常鼓勵他參加遴選，笑說憑他高大的身材、俊俏的臉孔、瀟灑的型格，必是男主角的最佳人選，而他一直都拒絕，及至後來，校長親自欽點，不由得他自主。 老實說，論外型，他無暇疵可言，若論上台的條件，卻仍有可斟酌之處。 姑勿論如何，名單已出，一切已成事實，更何況，我深信導演會把我們裝備成上台見得人的演員。
印象深刻的排練
自加入Sound of Music的製作，我的生活便與它息息相關，時時刻刻都跟它分開不了。 最初，校方及導演只通知我們預留星期六朝十晚五回校排練，至公演前一個月才會改為密集式。 這種一星期一次排練只維持了兩個月，自本年一月始，平日的放學也逃不過了。 對此，我早有心理準備，畢竟，我們非專業演員，如要成果令人滿意，加緊排練是唯一的方法。 由於我飾演的maria是戲裏較吃重的角色，排練最為多，平均一星期裏，有四至五天需出席有關SOM各項的排練──排戲、排舞、練歌、練英文對白的讀音咬字 (初由Mr Keating負責，後改為Miss Tse專責訓練我和倫，而校長亦頻召我倆在午飯時間接受指導)。 在SOM前，我們對舞台劇可謂一無所知，基於責任感，不容許自己上台過於失禮，因此，除了接受日常正式的訓練外，我們還會間中相約一同觀賞由專業劇團演出的舞台劇，一同研究劇本，互相對飾演的角色交換意見。
哪一次排練是我印象最深？ 我還分別不出。 凡你指出某天某時，我仍說得出那天發生過什麼。 各項的排練都令我有所裨益，舞台劇/音樂劇，於我來說實在太新鮮了，排練中每一個細節都是特別的，難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如真要舉出較為代表性而導演未有敍述過的，該是Blocking Run-through (按走位從頭到尾預演一次)。
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，上午四十多人在禮堂裏才剛剛完整地學完Landler(奧地利農村的民間舞)，下午便要在台上進行第一次Runthrough。 兩個月以來，每次的排練(排戲、排舞)只集中一小段的情節處理，從不知道它們對整齣戲產生什麼作用。 心裏不斷問自己：是否到我出場了？ 下一句對白是什麼？ 我應怎樣做才算與對手有交流？ 這個動作，這個神情，導演會採納嗎？ Runthrough分a&b class 先後進行了兩次，兩次都給我的感覺是很趕急、很趕急。 不只是演員心慌緊張，就連負責轉場景的asm(助理舞台監督)們都手忙腳亂。 雖然，這個runthrough錯漏百出，與公演的版本相差甚遠，但它對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正面的影響。 我們終於感受到整齣戲的流程到底如何？ 作為演員的我們，領略出自己在戲中的感情變化，掌握到整個演出的節奏，這些得着對我們日後自行鑽研劇本及練戲甚有幫助。 距離演出兩個半月的時間，我們的表現及心態竟有着極大的變化，是我始料不及，旁人亦無法想像的。
以下為倫記述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排練，於我而言，這同是一次很特別、很難忘的排練。
「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原定舉行SOM第二次的Run-through，卻在事前兩天，香港進入了「非典型肺炎」的恐慌時期，教統局下令停課一周(後延期至三周)。 當時，詩藍極力向校方爭取格外回校綵排(人人還意識不到事情將會如此嚴重)，但終被校方拒絕。
距離公演，只剩下一個半月，大家還是處於起步階段，可想而知，不多加練習，以此水準上台，必定出醜！ 既然，學校不提供場地，我們便自行另覓他鄉！結果，詩藍於鑽石山給我們租了一個業餘劇團排戲用的場所。
年紀較小的演員都被禁制出街，導演亦尊重各家長的意願，便取消Run-through，只集中排年長演員的戲。 第一天在校外排練，亦是第一天各人要戴上口罩封口封鼻的日子。 戴口罩的感覺自是怪怪的，還要大聲地說對白。 口沫橫飛的情景是沒有了，但卻有苦自己知：口罩濕了是很辛苦的！
說回場地，那裏舖上一大片黑色的海綿。脫掉鞋子，親身感受軟綿綿的的感覺，比起踏在學校的階磚地板裡練習來得舒適。最令我感受甚深的是並非這兒比較舒適，假使這兒只是「爛地」一塊，我同會對它最有感覺。 因為這是首次出外綵排，要真真正正地用一分一毫的金錢來租借場地，換取排練的機會。 自己頓然變得十分專業，SOM彷彿再也不是中學的普通製作，而昇華到另一個層次。 此外，大家堆在一間大如G1的房間，四周是陌生的，但眼前人人卻是熟悉的，大家好像一起出外作戰，依靠的，就只有大家吧！回憶中關係亦好像變得親切，就算我的敵人—納粹軍人，都變成了一家人呢！哈哈！」
最難過的日子
曾經感恩升讀原校中六的我，本立心一別以往熱衷參加課外活動的自己，專心投入於學業當中。 然而，我遇上了學校的銀禧慶典，又或是學校的銀禧慶典遇上了我，彷彿早就注定我不會置身事外。
最難過的日子，對SOM來說，肯定是在公演前一個月，SARS突然爆發，使眾人頓感前路茫茫。 「今日不知明日事」，此刻再計劃得怎樣周全，下一刻整個世界會出現怎樣的變化，我們實在不得知曉，唯有繼續完成各項不用集會的設計工作，至於排練、公演等，就只好耐心等待，看情況而作變動。 那一刻，一切已非人力所能控制，我深感造物主支配的力量，我們均對未來有着太多的未知，唯一能做的是，向神順服，祈求祂為我們安排一切。 
對我來說，早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，每天(包括星期六、日)我都需要回校出席排練，這段日子維持足足超過兩星期，才是我最難過的。 時間是我一早就豁出去的，可是，耗用的精力卻非預料之內。每天帶着疲累的身軀回校，要留心地上課──不欲讓老師和同學們擔心；要精神奕奕地排練──不能做壞榜樣，影響排練進度；要解決部份SOM成員向心力不足的問題──團隊精神是製作的重要條件。如此一來，我更是身心疲累。我從沒有忘記自己是學生的身份，自加緊排練以來，便一直在讀書、SOM及學會會務上取得平衡，其他較屬私人的事情已被我全盤擱下，因為三者是我職責之所在。 記得三月份的一個課堂上，我看着自己不堪入目的成績，便借如厠為由向老師告退，離開課室後，我的眼淚便如泉水般湧出來，到達洗手間，我更放聲痛哭。 我為學業成績一落千丈卻無能為力而難過，我為自己沒法兼顧各項事情而難過，我為身邊的人對自己所作的事不肯存以諒解而難過，我為自己由始至終都是孤身作戰而難過。　
這段日子，一點也不好過，幸而，在最後階段，我懂得找回神，將一切交託予祂。 我說：我累了，我很無助，如果這是因為我不夠親近祢的話，請你原諒我，幫助我度過這段孤單、難過的一段路。　其後的日子，排練依然緊密，要承擔的事更多，但靠着神的力量，我得以信心越過唏噓。
我要特別感謝幾位在這段時期，徹夜不眠作我聆聽者的朋友，他們給我的啟導，為我帶來不少的溫暖和安慰。
想我校創校25年以來，首次動用大筆資金，為學生舉辦一個綜合表演的活動，能夠在云云遴選者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劇中的女主角-Maria，實在榮幸至極。誰知道此等榮耀卻使她險些留班之餘，更曾幾度精神崩潰？ 榮幸之餘，壓力也特別大。 因為做得好是理所當然的，做得不好就會落得千世罵名。 不能辜負導演的賞識，不能浪費校董、家長、老師、同學等人對我的期望及為此劇所灑下的金錢，在這樣的前提下，我不敢不努力，付出我的全部來進行所有的排練。
若要我向來屆的師弟妹提出什麼意見，我會叮囑接任之人：在盡心盡力的同時要多愛自己，信任他人而讓與他分擔一切。 同時，我亦懇請校方：多保護她，哪怕多說一句話，表現出支持、關心她，不至讓她有孤獨無援的感覺，因為她可呻苦的對象只有你們。　最重要的是，要不住地禱告，依賴神才有勇氣和力量面對種種的挑戰。
宣傳
公演前幾天，TST的師生收到由我透過內聯網寄出的電子郵件，內容是SOM人向各位在宣傳方面述職，以及提供下載最新一輯的宣傳片的途徑。 
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傍晚，我懷着不安、惆悵的心情給君(助理製作經理)致電，告訴她我擔憂入座情況，因為以我所知所覺，同學們對匯演不感興趣。 再者，除了演出者本身自知外，在校內根本感覺不到一星期後TST將有隆重之事舉行。 普通如學會舉辦的中文週，學生會籌劃的學生節，又或是我校一年一度的陸運會、畢業典禮，在尚未正式開鑼之前，早在一兩星期前，我們已看到其密鑼緊鼓的情形，可是，反倒這個被譽為開校以來動用人力物力最高的匯演，卻被校方、同學們等冷眼旁觀下來？ 我對此覺得很心疼、很失望。 我知道不能再要求校方在宣傳上做些什麼，於是，便與君二人合謀共商對策。 就在此時，詩藍致電通知君，票房成績確實未如理想，兩場的戲票賣出一半也不夠。 我和君更急了，盡快仔細部署各項宣傳大計，目標是在下星期一(只有五天的時間)，讓全校師生都要被即將公演的氣氛感染。 是的，目標已不在入座率上，因為SARS、價目的問題，令不少人有心無力，退而卻之，然而，TST經年籌劃的匯演決不能只在暗地裡行事，至起碼，要喚醒一直鄙視、忽略它的人肯定其存在。 即使結集我們可號召的人的力量尚屬微不足道，但我們相信一顆顆赤子之心，其真誠能感動到大家。 宣傳不是我們這群SOM演員或後台工作人員的責任，但我們愛TST，以致我們願意投入表演去，在盡了本份以外，亦關心師兄弟姊妹對學校的歸屬感。 君向校方提交宣傳方案，最終獲得批准只餘下三兩個。 我們無暇為此泄氣，馬上分頭進行各樣籌備工作。 在此，我要特別感謝那班即時響應呼叫的同學，你們立刻認投工作，無私地設計海報、單張、橫幅，你們的有心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，教我相信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對的。 

二零零三年五月八日，我拿着攝影機拍攝着匯演的總綵排情形，發現各個項目都各有特色，是用心之作。我知道為匯演付出心血的不只有SOM人，還有一直被人忽視、仍不言不語繼續排練的其他同學。 進入公演前一星期的倒數階段，排練不能停，還要不斷作RUN-THROUGH。 一連四天，日間和同台演員齊齊將自己的潛能激發至極點，夜間回家為宣傳短片做後期的剪接、配音等工作，直至半夜。 最後一天，為了迎合SOM演員學校門口及上班房一連串的宣傳計劃，我得通宵逹旦趕工，幸而，及時在回校前製成宣傳片，終算鬆口氣。 只是，那天的步履就不大穩健，整個人就像在浮游的，因此一放學，我匆匆試過戲服後，便向導演告假，回家休息。

入台
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，SOM全體演員準時到達沙田大會堂的化妝間，吃過學校提供的晚餐後，便進行TECHNICAL REHEARSAL。 外間專業的劇團，至少都會預早兩至三天入台作公演前準備，然而，毫無經驗的我們卻只有一晚的時間，只得完全信任一班專業舞台技術員，靜候、聽從其指令。 四小時內，分秒必爭地試燈光、熟習走位、練QUICK CHANGE(快速更衣)。　這晚，後台工作人員處理之事繁多，部份戲份較少的演員更需在台側站立等待幾個小時，可是，每一個人都沒有發脾氣，只是耐心地做好自己本份。 忽然，我有種感覺：我們比專業演員更專業。
看過在沙田大會堂總綵排的師生，都知道當時的我，除了兩場正式的演出外，一直不敢放聲。 無論是唱歌，還是講對白，均只運用神情、口型來夾現場樂隊演奏的音樂及與同台演員對戲。　這是五天前「通宵」的後遺症。　這個星期，精神常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，沒有充足的休息和鬆弛，身子本已吃不消，加上頻與伴奏樂隊「夾歌」，喉嚨便疼得很、聲音也變得沙啞。

十一時過後，演員、工作人員(學生)相繼而散。 經歷過一晚的折騰，看見眼前排戲後立即趕來的cholam，積壓已久的不安、徬徨，終於爆發，我不禁聲淚俱下。 身為SOM的支柱人物，我必須掩飾疲憊和自卑。 我沒有演戲的天份，比起其他演員，常常要花雙倍的氣力才能做足導演的指示，有所進步。 我敢說自己成為MARIA，全靠這把聲音。 如今，失去它，就似是被奪去上台的資格。  整年辛辛苦苦，日以繼夜地排練，為的就是這兩天的演出，表演失準就等同前功盡廢。 今天，一入台便感受到後台工作人員為SOM作衝刺準備的緊張氣氛，不只他們，眾演員一樣不辭勞苦地盡力配合演出，觀眾們該對他們的細心、負責、努力而鼓掌的。 如果，演出被我的表現所累，以致各人得不到應有的讚賞，我會恨死自己。 誰教我演出一星期前，還要做演員本份以外的事----製作宣傳短片？ 我自己。 誰叫人前來觀賞成果，演出卻不在狀態，強差人意？ 我自己。 得到Kevin的安慰、倫的開解、cholam分享其經驗，我穩定了情緒後，就回家。 此時此刻，給我多一秒的時間養精蓄銳，便是增加我上台的籌碼。
演出

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七日及十八日，正式公演的日期到了。 加入了匯演其他項目的表演者，後台的化妝間和走廊都擠滿了人。 拍照、吃飯、化妝、戴咪、試咪、熨衣服、練quick change，即將公演的氣氛強烈。 由於演出者人數眾多，早已超出化妝間可容納的名額，因此，出現不同項目的表演者共用一間化妝間的情況。 大家素未謀面，但既同是經歷着人生的第一次，就不分彼此以 “Good Show”來勉勵對方，SOM一眾男演員更帶頭浩浩蕩蕩地在走廊間大叫口號(有如宣傳期間的“The Show Must Go On”)，每個人的情緒都十分高漲。 
吃過晚飯，全世界像實施了「戒嚴」般，如必非必要，不得在走廊間徘徊，大家都留在化妝間內練習，或悉心設計自己的髮型，而我則安靜地坐着養聲。 在化妝鏡前，擺放着一大堆的潤喉用品：金嗓子、枇杷膏、鹹竹鋒、水等，給我交替使用。
就在中場休息前，SOM演員齊齊到同一個化妝間，由我領禱，求神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，賜予個人的勇氣和對彼此的信心，我們不奢求將會在台上有任何異常突出的表現，只願能把一直努力的成果展現在觀眾眼前。 儘管當中許多人都不是基督徒，但我相信祈禱後均可令他們安心。 接着，我們便走落至台側準備，中場休息十五分鐘後，觀眾陸續返回座位，看着Jo Lo 旁(執行舞台監督)的小型電視機，演奏廳內座無虛席，對我的鼓舞更大。 
帳幕拉開，現場樂隊奏起 Sound of Music的序曲，我在台側的女更衣室內喝過最後一口水後，便走近台面準備。 當時，我的心情不算緊張，只是默默地與神禱告，我實在擔憂首度開腔的成果能否令人滿意。 最後一小節了，我深呼吸入唱。 這首歌的前半部，我只需留在台側唱，但已明顯地比平時較要用力去唱，聲音才夠開揚。站在台上，在日光燈照射下，眼前一片黑，當刻的信心來源自是同台熟悉的人。他們專注的演出，教我忘記上一刻聲啞所累的缺憾，堅決下去。……出台面後，神色從容、全情投入地演活角色；踏入台側，隨即拋下手上的道具，一支箭般(邊跑邊除帽/鬆鈕)衝進更衣室內更衣，爭取時間渴兩口水(使我的聲音可支持五十分鐘)。 在這兒要感謝替我更衣的同學，兩天便鍛鍊出熟手來，與我十分配合。
還記得入台那晚，所有的東西都是亂嘈嘈的，公演時，能如此順利、無誤，簡直是奇蹟。得知SOM好評如潮，我的內疚才稍為減少。 
歸於平淡

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，匯演後，後台的工作人員仍要回校收拾東西，我卻可睡至中午才醒來。 這一年來，好像也沒有今天睡得那麼安穩、舒服過。 閉起眼睛還是昨夜慶功宴上的歡笑片段、真情告白。 起牀的第一件事再也不用看着時鐘更衣，咬着麵包出家門，急着回校排練了。
悠閒地吃過午飯，在ICQ碰到倫，我們不約而同地把整年SOM的經歷比喻作活在《叮噹大長篇》的故事裏般。起牀的一剎那，想到SOM曾經波濤洶湧，卻頓在此刻間變得如此平靜，彷彿就是一場夢，但它是一場很長的夢，一場豪華的夢。 不知為何，我倆齊齊捲入了這個夢境裏，有着特定的身份去生存，要接受改造，還要演出的，整個過程讓我們從來都是平平無奇的人物，經歷到別人充滿戲劇性的一生。 及至現在，我們終回到現實的世界，是時候甦醒過來。 

 我質疑自己是否就在兩天前踏足過沙田大會堂演奏廳的舞台，在一千三百多人面前表演過？ 而我就是戲裏的女主角，叫MARIA？ 過去的經歷忽然變得虛幻，我深怕真會如夢般轉眼就忘記，我叫自己快哂照片，快哂照片，只有照片才能把那一刻留住。
我終於功成身退了，這條路很漫長，走得一點也不容易。 不過，沒有經歷風波，也許無法真切地見到，教我惜之、重之、愛之。 我甘心繼續成為一名平凡的學生，因為我已經擁有過不平凡的時刻，人生如此，夫復何求。 從今以後，我不會輕易與人提及SOM的往事，甚至期求大家停止再追思，給我機會好好回復元氣，收拾心情，重新生活。 只有如此，SOM才更像一個故事，一個美麗的神話。 
曾經有一陣子，我辛苦到欲把心一橫，就此放棄。 是「責任心」叫自己堅持到今天，看到結局為止。 我得到的，是無價的；我付出的，也是無價的。 為了SOM，我經已傾出了全部，即使它不像今天般圓滿，我也無愧於心。 我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學校，對得起入場的觀眾。
遺憾
兩天的演出有遺憾嗎？ 除了唱歌唱不出平時的水準教我耿耿於懷外，經過兩個月冷靜期後，回想起自己其實還可以做得更好。 假如，一切能重來的話，我要在該玩的地方再玩盡些，在緊張關頭表現得更不安，我要與CAPTAIN演得更似夫妻，我要更認真地享受每一刻踏足舞台的感覺。 誰不知時間無情，一去不復反，給人留下種種遺憾？ 也許，主就是換個方法，使SOM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。 
致謝
在台上謝幕的一刻，我心情很激動。 觀眾們呀！ 你們可知道來到這一刻，我們走過多少迂迴曲折、崎嶇不平的小路？ 
表演完幾天，收到多封老師和同學寄來的電子郵件，內容有稱讚，有客觀的評價，作為參與者的，有分享其觀賞後對學校的觀感之改變，有勉勵我盡快收拾心情，專心讀書等等。 這些郵件，我一直留着，每行每字都是那麼讓人感動。 當中，以Miss Tse的一封信使我最動容。 我需要的不是對我的能力和表現的讚賞(因為我知道自己已做不到最好)，我最需要的是人們對我年來努力的認同。 謝謝Miss Tse！ 謝謝各位有心人，你們的稱許和關心，都教我感受到被重視的一刻。

事實上，我早就渴望有機會公開向各人致謝。

感謝Miss Leung，謝謝妳肯百忙中，主動花一小時，坐下聆聽我的心聲，癒合我的傷口。
感謝Cholam和Kevin，謝謝兩位導演的賞識和指導，帶我們踏上舞台，肯定自己，正如慶功宴上，我們眾人齊聲說：「沒有你，那有我」。

感謝SOM演員、舞蹈員、伴奏樂隊，沒有你們的參與，捨棄一些而換取全程投入，我沒有動力在台上咬緊牙關支撐下去，SOＭ不會獲得眾多掌聲，成全城佳話。

感謝SOM後台各部門的人員，ASM們輪流陪伴我們走，服裝部人員連日四出奔波，還有其他人都曾為SOM苦惱、惆悵，感謝你們過去為ＳＯＭ的勞心勞力，以致ＳＯＭ最終成功。
感謝我的父母，謝謝你們年來的包容和忍耐，我沒有做到愛護自己身體的好孩子，沒有做到專心讀書的好學生。
感謝神在當中的保守、帶領、祝福！ＳＯＭ能有驚無險來到今天，我看到神在我們每人身人所作的恩典。　願一切榮耀歸於我主！
結語
上星期六，我獲邀返回小學，以特別嘉賓及校友的身份出席綜藝晚會，並上台演唱。 依然是站在台上，唱那熟悉的歌曲—“The Sound of Music”和“My Favourite Things”，只是，對象已經不再屬於我的了。 觀眾聽着我唱這些歌會感到莫名奇妙，失去Children的反應，縱然仍獲得掌聲，我卻唱得不是味兒。沒有現場樂隊伴奏，沒有穿上修女服/睡衣，沒有病牀，使我真正感受到什麼是「一去不復反」。我是MARIA，只會是那兩天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裏，萬事俱全的情況下而已。 這夜，狀態十足，唱得比前好，但有着什麼意義？只徒增遺憾之感罷了。
暑期過後，之以尖子的身份入讀大學，我和倫等人將全情投入讀書，分別應付決定人生路向的高考和會考，而一班children則開始其真正彩色斑斕的中學生活。 雖然今天起，我們便需各自為自己的人生而奮鬥，但是，我相信SOM會一直牽連着我們的。 過去這一年，來自不同背景、班級的人都因着SOM而定時定候聚在一起，以SOM內的角色或身份相稱。　排練期間「一家親」的片段，入台那幾天在舞台及化妝間不停穿梭的特別經歷，還有笑淚融合的慶功宴之夜，點點滴滴都已留在大家的腦海裏。 我很高興認識到SOM裏的每一個人---導演、演員、編舞師、後台各部門的工作人員，並與大家共同締造及擁有這段難忘的回憶。
曾經有人對我說，「你將會是TST的另一個傳奇」。 人們記得的是SOM裏的MARIA，不是鄭琬螢，與TST歷來的傳奇人物相比，沒有任何過人之處的我根本站不住邊，難稱得上什麼傳奇人物。 然而，確實的是，TST第一部舞台劇巨著Sound of Music已成經典，會永遠被印記在TST的歷史裏，其精神、其經驗會繼續流傳下去。能成為TST第一、唯一的MARIA，其中一位貢獻者，是我畢生的驕傲。
琬螢

二零零三年˙七月






















